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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图》何以“独步千载”？

“千里江山——— 历代青绿山水画特
展”开幕的第一天，故宫午门前的广场
上就挤满了前来观展的人。需要排上4
个小时的队，才能一睹《千里江山图》的
风采。每一个参观者只能在长卷前驻足
几分钟，还没缓过神来，就得带着遗憾
匆匆离开了。

这就是一件“明星展品”的魅力。上
一次故宫引起连夜排队观展热潮的“明
星展品”是2015年《清明上河图》，这次
的《千里江山图》创作年代略晚于《清明
上河图》几年，也是同一时代的作品，但
面貌迥异，成为北宋不同风格绘画的两
座巅峰。

王希孟其人

《千里江山图》，北宋宫廷画师王希
孟绘，绢本大青绿设色，纵51 . 5厘米，横
长11 . 9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由于是
长卷卷轴，观看的最佳方式是随着卷轴
的缓缓打开，画面空间逐渐推移，一点
一点将形色收入眼中，所有细节起伏最
终汇成一个壮观的场面。在以往的几次
展览中，由于展陈条件有限，这幅画都
只是部分打开。由于这次特殊的展览，
故宫为《千里江山图》定制了新的展柜，
使这件作品首次以全貌展现在公众面
前。

视觉上的冲击与震撼之外，绘者王
希孟的传奇人生成了《千里江山图》最
神秘的注脚。王希孟究竟是谁？这幅巨
制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创作的？他又为
何英年早逝？王希孟的人生包裹着重重
谜团，这些后世拼凑出的零星故事又为
这件作品的传奇增添了新的维度。

“18岁的天才画家”成了王希孟的
标签，因为除此之外，人们并不知道他
更多。如今谈到王希孟的身世，都会从

《千里江山图》上蔡京的跋文入手。这也
是唯一的入口，目前可考的有关王希孟
的直接记载只有这几十字的跋文。故宫
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员王中旭在接受
专访时强调了王希孟的特殊性：“他跟
其他画家不一样，他这个人只是通过一
张画流传下来，而不是通过画史流传下
来的。”

蔡京是北宋权臣，后世对他的评价
也都是负面居多。蔡京几度沉浮，四次
出任朝中宰相。政和二年（1112），蔡京
再次出任宰相，辅佐宋徽宗赵佶，次年，
徽宗就将这幅十分满意的《千里江山
图》赐予了蔡京。

蔡京在题跋中写道：“政和三年润
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
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
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
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
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千
里江山图》没有题款，这短短不到百字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王希孟的一生，然而
蔡京只是写到“希孟”，这更像是字而非
名，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人知道他姓
什么。

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新在《关于
〈千里江山图〉》文中考证说，清代官员、
收藏家宋荦在朋友梁清标家里看到《千

里江山图》后，写下一首《论画绝句》：
“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进
得一图身便死，空教肠断太师京。”这个
名字也就沿用至今了，我们姑且叫他

“王希孟”。
根据蔡京的记载，他收到这件作品

时，王希孟已经18岁了，在不到半年的
时间里画完了这幅长卷，再加上装裱、
呈上的时间，王希孟作画的时候也就17
岁。可以确定的是，这件巨制是宋徽宗
亲自调教出来的，也是希孟按照宫廷趣
味和徽宗喜好创作的，《千里江山图》很
可能是徽宗交代的一个“命题作业”。

虽然画作出自他笔下，宋徽宗却是
最大的幕后推动者。王中旭解释道：“在
宫廷书画的创作中，宋徽宗的干涉性是
很强的。他会干涉这个画家该怎么画，
运用什么风格，甚至表现什么，他有很
强的主导权和控制权。”而王希孟又是
一个竭力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因此会
努力揣度圣意，贴合皇上的想法和审美
趣味。如此看来，所谓亲自“诲谕之”也
并非就是好事，或者说，王希孟就是宋
徽宗手中的笔，画下了帝王心中的山山
水水。

《千里江山图》完成之后，徽宗非常
喜欢，石青、石绿的大气典雅正是皇家
偏爱的面貌。而王希孟画出《千里江山
图》的1112年，也是宫廷绘画的黄金时
代，张择端刚画完《清明上河图》不久，
宋徽宗自己也画出了著名的《瑞鹤图》。
然而，本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大有作为
的王希孟，英年早逝又成了另一个谜。

宋荦在写下那首诗的同时也写下
一段附注：“希孟天姿高妙，得徽宗密
传，经年作设色山水一卷进御，未几死，
年二十余，其遗迹只此耳。”二十出头就
去世，成了王希孟传奇的终结。一种说
法是，他成于《千里江山图》，也死于《千
里江山图》。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完成
面积近60平方米的画作，他耗尽了体力
和精力，日夜加程，在完成两三年后病
故。另有一说，在《千里江山图》之外，王
希孟还画过一幅《千里饿殍图》，内容大
概类似《流民图》，流民失所，食不果腹，
体现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破败不
堪。宋徽宗看过之后勃然大怒，下令处
死了王希孟。

种种推断和故事都是基于蔡京的
题跋和清代的零星记载得来的，加上宋
徽宗、蔡京等人的相关史料丰富，后世
从这些材料的夹缝中，依稀拼凑出了王
希孟的轮廓，形成现在“18岁天才画家”
的传奇人生。

然而，学界还有另一些声音对此
画提出了更大的质疑。比如，艺术史
学者曹星原认为，这幅巨制可能是清
代梁清标拼凑伪造而成的。原因一是
蔡京的跋，其宽度和高度都与原画比
例不相称，且跋的下部有明显破损痕
迹，可能是后世拼接而成，蔡京题跋
的并非这幅画 ;二是梁清标的印盖在
了几处跋与画的相交处，类似“齐缝
章”，以掩盖拼凑的痕迹 ;并且这幅画
由一个十几岁的学徒少年在半年内
完成，宋、元、明都没有人提过王希

孟，清代也论述甚少，疑点重重。
王希孟和《千里江山图》留给了后

世太多想象空间，至今很多问题都没有
定论。且不看那些身世疑云，这幅画从
各个方面来欣赏都是异常精彩，值得仔
细品味。

何以“独步千载”？

元代浦光在《千里江山图》的题跋
中写道：“自可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
耳。”他认为在青绿山水中，这是一幅众
星捧月的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评
价高得足以把王希孟放在独孤求败的
位置，那么这幅画究竟好在哪里？为什
么如此重要？

抛开传奇性的因素，以一种客观学
术的眼光来看，王中旭认为有以下两个
重要方面：第一，它是青绿山水中面貌
最出色的一件。整件作品设色以石青、
石绿为主，着色面积大，饱和度高，这在
所有传世的青绿山水中都是独一无二
的。即使过了900多年，颜料依然保持很
高的纯度，使整个画面鲜亮，透着皇家
的辉煌气质。这与传统的中国水墨或浅
绛都差异很大，可以说是与水墨画法反
向的另一个极端——— 将色彩用到极致。

石青和石绿是矿物质颜料，造价成
本极高。王希孟绘《千里江山图》，所有
的绘画材料都是宋徽宗赏的，当然也包
括这块价值不菲的“宫绢”。据分析，《千
里江山图》与宋徽宗自己绘的《瑞鹤图》
相比，两幅绢的高度、材质和色泽几乎
是一样的，都出自当时统一规格的织机
织出的上等宫绢。

第二个重要因素在于，它是一件出
色的江山图长卷。“江山图”无疑是帝王
喜爱的。通常认为，《千里江山图》表现
的正是徽宗“丰亨豫大”审美观在山水
画上的完整体现。这种气势恢弘的宫廷
趣味，有别于徽宗对细腻的写实风格的
追求，反而是在后世美学研究中常被忽
略的一种审美趣味，这一点恰恰在《千
里江山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此巨大的尺幅，王希孟要作此
画，就要做到胸中有丘壑，所有山水的
走势、屋舍人物的分布如何连贯统一，
大概是对一个经验并不丰富的年轻画
师最大的考验。

试想，当宋徽宗第一次缓缓打开卷
轴，看到面前这幅绚烂的“江山图”时，
应该是非常激动的。作为帝王，他欣慰
坐拥这样的江山，作为书画爱好者，这
幅画足以让他看到一个年轻人的才气，
和自己治下画院、画学的丰硕成果。

《清明上河图》和《千里江山图》两
幅巨制创作年代相差不久，描绘的都是
繁华盛世，却又都是给帝王看的“繁华
盛世”，虽有相似的背景，但两者面貌完
全不同。王中旭解释了两者之间本质的
差异：在《清明上河图》中，桥梁、码头、
茶馆、货郎都清晰可辨，“它本质上是一
幅风俗画，大家可以看到街这边有一家
卖肉的，那边是卖丝绸的，每一个细节
都能看懂。但《千里江山图》相对来说更
雅致，欣赏的门槛也更高一些，得有更
高的知识储备和审美趣味”。

流传与保存

“与其他传世名作相比，《千里江山
图》的流传是相对隐秘的。”王中旭说。
宋徽宗收到这幅画后，欣喜把玩没多
久，就赏给了蔡京。然而好景不长，1126
年，宋钦宗赵桓登基，蔡京被抄了家，

《千里江山图》百年之后，这幅画流到了
南宋内府，卷前可以看到宋理宗“辑熙
殿宝”的朱文钤印。到了元代，浦光和尚
成了它的主人。浦光是内府昭文馆大学
士，通过他的题跋，我们得知他曾独自
看过这幅画上百遍，“一回拈出一回
新”，每看一遍都有新收获，画中景致、
笔法、用色都了然于胸，他描述此画“设
色鲜明，布置宏远”。他还打趣说，若是
同以青绿山水见长的王希孟前人赵伯驹
见了此画，想必都会“短气”，因为太精彩
了，最终给出“独步千载”的高度评价。浦
光圆寂后，该图易主，直到清初，藏书家、
文学家梁清标将其收入囊中，之后就被
收入清宫内府，著录在乾隆时期《石渠宝
笈·初编》中。乾隆在画上题诗又盖印，留
下了很多痕迹，又派了两名宫廷画师临
仿，可见他的喜爱非同一般。

1922年，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溥杰
的名义盗走了这幅画，也正是因为溥仪
将画盗出宫，使它没有在1933年为避战
火，随故宫文物南迁最终运送到台北故
宫博物院去。1945年抗战胜利时，《千里
江山图》流入民间。新中国初期，这幅画
经辗转到了古董商靳伯声的手里，他将
画作捐给了国家。

平日里，《千里江山图》被存放在故
宫博物院的库房，为了维持其最佳状
态，尽量少动作品，少改变环境，是对其
最稳妥的保管方式。针对《千里江山图》
这样的重点文物，故宫有一个很明确的
使用规定，简单来说，就是“展一次开一
次卷，展一次至少休三年”。在“休三年”
期间，工作人员会把它卷起来，存放在
库房里不再打开，至少三年。

为了更好地保护作品，此次《千里
江山图》的展期仅有一个半月，将由一
幅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家王炳的纸本《千
里江山图仿本》代之展出。

在故宫，现藏有两幅该画的仿本，
都是清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家所作，一位
是王炳，一位是方琮。在当时，让宫廷画
师临仿是保存古画的一个重要手段。即
将替换本尊展出的王炳版《千里江山图》
虽然基本忠于原作，但面貌上仍不免有
差异，王炳这幅画作于乾隆三十年

（1765），他突出了勾勒山石的轮廓线和
侧皴笔法，波纹线也比原作更深，石青、
石绿等颜色的对比强烈。据乾隆内府的
记载，王炳也是一个很有天分的画家，入
宫廷学画，然而学成后没多久也去世了，
留下这幅仿本。这也与王希孟的传奇形
成了一个巧合。
据据《《三三联联生生活活周周刊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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